
蝈蝈叫·我想笑
王天瑞

������不知这是为什么？ 身在高山，想
念大海； 而身在大海， 却又想念高
山。也许这就是乡愁！身居小村青砖
瓦舍，向往城里高楼大厦；而身在城
里常闻汽车轰鸣， 却又想回到乡下
卧听蝈蝈鸣叫。 不知诸君是否有过
如此感悟？ 而他身临其境，却感悟深
刻。

那蝈蝈的鸣叫， 是委婉的歌唱，
是悦耳的歌唱 ， 是激越昂扬的歌
唱。 可他却想， 那蝈蝈是向他大声
呼唤哩！ 呼唤声打动他的心魄。 他
知道滕毓旭那只 《送给盲婆婆的蝈
蝈 》： “乐呵呵地捉回了一只绿色
的蝈蝈， 喜滋滋地送给了邻居家的
盲婆婆。 婆婆， 婆婆， 这是一只会
唱歌的蝈蝈； 在我上学的时候， 就
让它替我给您唱歌……婆婆 ， 婆
婆 ， 这是一只会唱歌的蝈蝈 ； 您
听， 它唱得多好， 咯咯， 咯咯， 咯
咯……” 明天 ， 他就要回黄村去 ，
回黄村去寻找他童年的蝈蝈。

蝈蝈， 豫东乡下人都叫它蚰子，
是一种娱乐昆虫， 或者说是一种欣
赏昆虫。 它被人们娱乐和欣赏已有
3000 多年的历史，《诗经》 里就有描
写它的诗篇。 蝈蝈的种类很多，但在
豫东田野上主要有两种， 一是碧绿
色的蝈蝈，又叫绿蝈蝈；二是黑色的
蝈蝈，又叫铁皮蝈蝈。 蝈蝈，生长在
豆子地、红薯地、花生地、玉米地里，
大约在每年的 6 月成虫， 并开始鸣
叫， 到 9 月底或 10 月初息声， 并死
亡，寿命 100 天左右。雌蝈蝈不叫，雄
蝈蝈鸣叫。 它鸣叫时，两个翅膀斜着
竖起，来回摩擦 ，发出很大的声响 ：
“吱吱吱……吱吱吱……” 这声响，
委婉悦耳，激越昂扬。 人们说，蝈蝈
是昆虫世界里的优秀歌唱家。 不过，
蝈蝈的鸣叫并不是无私奉献， 而是
警告同性赶紧走开， 招引异性快来
谈情说爱、谈婚论嫁。 所以，它鸣叫
起来格外卖力， 甚至歇斯底里。 蝈
蝈，本来是吃昆虫的，尤其爱吃小蚂
蚱，有时也吃些花草嫩叶。 可它被人
们捉住以后，便失去了自由，只好任
凭摆布，并逐渐改变了习性，人们喂
什么，它就吃什么。 常言说，识时务
者为俊杰。顺者昌，逆者亡。于是，蝈
蝈还吃馒头 、米饭 、炸饼 、包子 、豆
腐 、羊肝……还吃红萝卜 、红薯 、白
菜、油菜、南瓜花、梅豆花、各种各样
的新鲜水果……据他观察， 一是蝈
蝈吃饱一种食物后， 如果再给它换
一种食物， 它还能吃一些， 你换几
次，它就吃几次，虽然小肚子撑得鼓
鼓的，但也撑不死。 二是不怕饥饿。
如果连续几天忘了喂它， 它毫无怨
言，也不发牢骚，仍然精神饱满地放
声鸣叫。三是能忍干渴。蝈蝈平时不

喝水，也不怕渴，食物里的水分就满
足了需求，如果硬让它喝水，它会拉
肚子，甚至不治而亡。 这蝈蝈，还真
有不少独具一格的地方！

要养蝈蝈， 必须要有蝈蝈笼子，
也就是蝈蝈被捉住以后的栖身之

处，或者说是蝈蝈被养起来的家。 蝈
蝈笼子，俗叫蚰子笼，其形状有正方
体 、长方体 、三角体 、宝塔体 、楼房
体、 圆球体……五花八门， 千奇百
怪。 最好做的蝈蝈笼子是“老龟盖”，
他用不了十分钟就能做一个。 先把
秫秸秆截成一段一段，劈开两半，刮
去穰子，破出三四厘米宽的篾子。 接
着， 在桌子上或地上横向摆开十根
篾子，再竖着穿插十根篾子，编成一
个有缝隙的席片， 再编成一个有缝
隙的席片。 最后， 把这两个席片一
合，再把上下各四个角用线绳一系，
成了。 这种笼子简单、结实、耐用，即
便摔在地上蹦起来，也毫发不损。

捉蝈蝈，是他最乐意参加的一项
活动。 但是，他捉蝈蝈大多是顺便去
捉，或割草的时候 ，或拾柴的时候 ，
听到蝈蝈叫了， 顺便钻进庄稼地里
捉几只。 蝈蝈很多，尤其在大热天晌
午头，蝈蝈们争先恐后地叫。 他脱掉
两只鞋子，一手拿一只，迅速隐进庄
稼地，顺着蝈蝈的叫声靠上去，看准
蝈蝈，两手一捂，就把蝈蝈捂进了鞋
壳篓里。 如果靠上去的时候，蝈蝈不
叫了，也看不见蝈蝈的身影了，就从
兜里掏出提前用竹筷子做成的 “拉
子 ”，拉一小会儿 ，蝈蝈以为是同伴
在叫，也随之大胆叫起来。 他说，在
捂蝈蝈的时候， 要控制好两手的力
度，不能把蝈蝈捂伤了。 如果真的捂
伤了，就把它放掉，再捂另一只。 当
觉得捂的蝈蝈够喂了， 那就挑起笼
子凯旋而归。

那年冬天， 他养了一只铁皮蝈
蝈。 上学走的时候， 就让爹养着；上
学回来以后， 就自己养着。 怎么养
哩？天天把蝈蝈葫芦带在身上。进入
冬天以后， 天天把蝈蝈葫芦贴在胸
口上。 那只铁皮蝈蝈，通体黑色，黑
亮似铁，紫蓝脸，红牙，粉红肚皮儿，
个头很大， 鸣叫强劲有力， 宽厚洪
亮， 并且沉着而稳定， 颇具大将风
度。 过春节的时候，正好下大雪。 屋
外大雪纷飞，屋内蝈蝈高唱。 互相拜
年的亲朋好友听着蝈蝈悦耳美妙的

叫声，更是心旷神怡。 你想笑？ 谁不
想笑哩！

正是“赤日炎炎似火烧”的季节，
也正是蝈蝈们“吱嘎悦耳诱顽童”的
季节， 他走一路也没有听到蝈蝈的
声音，直到踏上了黄村的土地，才听
到蝈蝈们断断续续、 时有时无的歌
唱！ ②8

魏晋时期运河四通八达
常全欣

周口航运史话系列之三

������秦汉之后， 历史来到了魏晋南北
朝。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分裂割据。 但
是，从曹魏控制中原，统一北方，到西晋
灭亡的 120 年间，黄河中下游流域基本
上处于统一安定状态，因此，周口大地
上的航运受战乱影响较小。 相反，由于
政治军事需要， 又比秦汉有了新的发
展。

建安元年（196 年），曹操迎汉献帝
迁都许昌，“挟天子以令诸侯”。 当政期
间，兴屯田，充军食，以便征伐四方。 由
此，带来了豫东大地上运河的繁荣与发
展。

周口大地上的运河 ， 主要是三个
渠———

一是贾侯渠。 《淮阳大事记》载：“建
安二十四年（219 年），豫州刺史贾奎遏

郾汝造新陂，经淮通渠 200 余里 ，上承
沙水，下通百尺（沟）入颍。 ”修建者贾
逵，曹魏文帝曾封其为“阳野亭侯”，因
此这段渠被称为贾侯渠。 这条渠的故道
在今淮阳西北，北魏时已不易详辨，《水
经注》亦无确切位置。 一般认为，在郾城
至淮阳间。 这条长达 200 余里的运河，
成为沟通汝水与颍水的通道。

二是讨虏渠 。 曹魏黄初六年 （225
年），魏文帝于当年三月，又在郾城至西
华之间，开挖了讨虏渠。 这一渠道的具
体位置也不易考证。 但它和贾侯渠一
样 ，既可引水灌溉 ，又可沟通汝 、颍二
水，从中原经颍入淮，通向东南，源源不
断地使征吴前线得到粮秣、 装备补给，
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三是广漕渠。 《淮阳大事记》载：“正
始元年（240 年），邓艾在陈、项屯田，开
邓艾沟 ，引水灌溉 ，大积军粮 ；凿广漕
渠，通舟运粮。 正始四年（243 年），邓艾
行陈，修广流淮阳、百尺二渠，上引黄河
水，下通颍、淮，又修诸陂于颍南颍北，
灌田 2 万顷。 ”广漕渠的主流干线，实际
上也是对古鸿沟水系的疏通和恢复。 其
“上引河水”， 乃是循鸿沟水系故道，引
黄河水补充颍水等水源的不足。 广漕渠
故迹已不可考，大约相当于开封以西的
汴渠和从开封南流入颍的蔡水 （即蔡
河）。 邓艾修的“淮阳、百尺二渠”，也都
与广漕渠相通，淮阳渠是对贾侯渠的疏

浚； 百尺渠是沙水从淮阳通颍水的水
道。 《元和郡县图志》溵水县（今商水县）
记：县东北二十五里有灌溉城，即邓艾
筑陂塘、兴灌溉所筑之城。 县西北三十
里的沙河（即古溵水）南岸的邓城，相传
邓艾在此带兵佃守，后来西征伐蜀也从
此出发。 可见，广漕渠与沙河相通，且为
主要运道之一。

魏晋时期 “始于屯田成于转运 ”
所形成的豫东运河网， 与汝、 颍、 涡、
睢等天然河流，交织成网，水运四通。 当
时在黄河和淮河水系之间，有一条通运
干道，贯穿今天的周口大地，它经汴渠
至大梁（开封）向南沿沙（蔡）水入颍水
通淮河，或是入涡河通淮河。 这条航线
历时较久。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载，
曹魏于黄初五年 （224 年） 伐吴，“循蔡
（沙 ）颍浮淮 ，幸寿春 （今安徽寿县 ）”。
《古今图书集成·食货典·漕运部》记载，
晋惠帝永宁元年（301 年），曾“漕运南方
米谷， 以济中州”。 南北朝时期， 中原
战乱频仍， 通航河流时通时辍。 北魏
统一北方， 中原航运有所恢复， 周口
大地上的蔡渠得到整治， 在沿颍河的
陈郡 （今沈丘境内） 等处， 设置转运
中州粮食仓。 景明正始年间 （500 年-
508 年）， 为“经略江淮”，崔亮主持“修
汴、蔡渠以通边运，公私赖焉”，再度恢
复了黄淮之间的水运通道，到北魏后期
仍在发挥着作用。 ②8

苏亭莲舫：千载芳踪说子由
耿险峰

三

遇得恩公携杖来 辟从其游幕下宾

《苏辙集·栾城后集卷十二》记载：
神宗嗣位既三年……除(苏辙)河南

推官。 会张文定知淮阳，以学官见辟，从
之三年。

苏辙识于张方平，早在张公任职成
都府尹期间：

予年十八，与兄子瞻东游京师。 是
时张公安道守成都， 一见以国士相许，
自尔遂结忘年之契。 （苏辙《栾城集》）

个中机缘趣事，《瑞桂堂暇录》记载
较为详述：

老泉携东坡、 颍滨谒张文定公，时
方习制科业 ，文定与语 ，奇之 ，馆于斋
舍。 翌日，文定忽出六题，令人持与坡、
颍，云：‘请学士试拟。 ’文定密于壁间窥
之。 两公得题，各坐致思。 颍滨于题有
疑 ，指以示坡 ，坡不言 ，第举笔倒敲几
上，云：‘《管子》注。 ’颍滨疑而未决也又
指其次；东坡以笔勾去。即拟撰以纳。文
定阅其文，益喜。 勾去一题，乃无出处，
文定欲试之也。 次日，文定语老泉：‘皆
天才。 长者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谨重，成
就或过之。 ’所以二公皆爱文定，而颍滨
之尤深。

在成都，户部侍郎、时任知州张方
平慧眼识才，一见以倾心相许，谨慎稳
重的苏辙与其畅谈甚欢：

论古今治乱及一时人物，皆不谋而
同。 （孔凡礼《苏轼文集》）

宋嘉元年， 爱才若渴的张方平，
不避旧嫌， 破例驰书翰林学士欧阳修，
鼎力举荐苏辙及其父兄：

张安道与欧文忠素不相能 。 庆历
初，杜祁公、韩、富、范四人在朝，欲有所
为，文忠为谏官协佐之；而前日吕申公
所用人，多不然。 于是诸人皆以朋党罢
去。 而安道继为中丞，颇弹击以前事，二
人遂交怨，盖趣操各有主也。 嘉初，安
道守成都，文忠为翰林，苏明允父子自
眉州走成都，将求知安道，安道曰：吾何
足以为重？ 其欧阳永叔乎！ 不以其隙为
嫌也，乃为作书办装，使人送之京师谒
文忠。 文忠得明允父子所著书，亦不以
安道荐之非其类，大喜曰：后来文章当
在此。 即极力推誉，天下于是高此两人。
子瞻兄弟后出入四十余年，虽物议于二
人各不同，而亦未尝敢有纤毫轻重于其
间也。 （《避暑录话》）

三苏自蜀来，张安道、欧阳永叔为
延誉于朝， 自是名誉大振。 （《高斋漫
录》）

神宗即位，苏辙为权臣相斥，不容
于朝 ，出为 “河南留守推官 ”，愤懑 、抑
郁 ，盘桓京都 ，迟不赴任 ，长达一年之
久。

拨云见日，见明亮晨星。 苏辙绝处
逢生， 遇得恩公携杖而来。 熙宁三年
(1070 年)正月戊午，知河南府、官文殿学
士、户部尚书张方平（又名张宫保，字安
道，号“乐全居士”，谥“文定”）任陈州知
州。 二月戊午，张方平奏改苏辙为学官，
“辟为陈州教授”，苏辙遂供职于张方平
麾下。 苏辙入陈后，知州张方平对其甚
为倚重，极为庇护：

既博以文，又约以礼。 示我夷易，行
不知止。 （苏辙《祭张宫保文》）

张方平不但把州府的诸多事务交

与苏辙处置，而且与其针砭时政、谈诗
论律，苏辙相继撰下《代陈州张公安道
谢批答表二首》《陈州为张安道论时事
书》《代方平答陶启》等大量公文和应酬
文字。

熙宁四年（1071 年）七月，兄长过境
陈州。 叩府入衙，苏辙引其拜会张方平，
别来沧海事，语罢暮天钟。 柳湖唱晚，月
下杯盘 ，雅舍小酌 ，吟诗酬和 ，几多风
雅。

张方平诗学杜甫，又受佛老思想影
响，风格清新淡远，雄俊流利，常将历史
的启迪和人生的哲理寓于诗中。 彼时，
其研读杜工部诗，感于时事文风，寓怀
吟咏，书有《读杜工部诗》：

文物皇唐盛，诗家老杜豪。
雅音还正始，感兴出离骚。
运海张鹏翅，追风骋骥髦。
三春上休苑，八月浙江涛。
璀璨开鲛室，幽深闭虎牢。
金晶神鼎重，玉气霁虹高。
甲马腾千队，戈船下万艘。
吴钩莫触，羿彀巧无逃。
远意随孤鸟，雄筋举六鳌。
曲严周庙肃，颂美孔图褒。
世乱多群盗，天遥隔九皋。
途穷伤白发，行在窘青袍。
忧国论时事，司功去谏曹。
七哀同谷寓，一曲锦川遨。
妻子饥寒累，朝廷战伐劳。
倦游徒右席，乐善伐干旄。
旧里归无路，危城至辄遭。
行吟非楚泽，达观念庄濠。
逸思乘秋水，愁肠困浊醪。
耒阳三尺土，谁为剪蓬蒿。
品茗论文，感时伤风，苏轼由《诗》

而《赋》而《离骚》，追崇杜甫，慨然以《次
韵张安道读杜诗》作和，气势纵横，语言
奔畅：

大雅初微缺，流风困暴豪。
张为词客赋，变作楚臣骚。
辗转更崩坏，纷纶阅俊髦。
地偏蕃怪产，源失乱狂涛。
粉黛迷真色，鱼虾易豢牢。
谁知杜陵杰，名与谪仙高。
扫地收千轨，争标看两艘。
诗人例穷苦，天意遣奔逃。
尘暗人亡鹿，溟翻帝斩鳌。
艰危思李牧，述作谢王褒。
失意各千里，哀鸣闻九皋。
骑鲸遁沧海，捋虎得绨袍。
巨笔屠龙手，微官似马曹。
迂疏无事业，醉饱死游邀。
简牍仪刑在，儿童篆刻劳。
今谁主文字，公合把旌旄。
开卷遥相忆，知音两不遭。
般斤思郢质，鲲化陋矹濠。
恨我无佳句，时蒙致白醪。
殷勤理黄菊，未遣没蓬蒿。
苏辙赋作 《和张安道读杜集用其

韵》诗，委屈精尽，浑然流转，如长江大
河，颂公精于微言大义，喜之奇文别韵，
受之于“行天下”的阅历滋润，得其“论
文开锦绣”：

我公才不世，晚岁道尤高。
与物都无著，看书未觉劳。
微言精老易，奇韵喜庄骚。
杜叟诗篇在，唐人气力豪。
近时无沈宋，前辈蔑刘曹。
天骥精神稳，层台结构牢。

龙腾非有迹，鲸转自生涛。
浩荡来何极，雍容去若遨。
坛高真命将，毳乱始知髦。
白也空无敌，微之岂少褒。
论文开锦绣，赋命委蓬蒿。
初试中书日，旋闻畴逃。
妻击隔豺虎，关辅暗旌旄。
入蜀营三径, 浮江寄一艘。
投人惭下舍，爱酒类东皋。
漂泊终浮梗，迂疏独钓鳌。
误身空有赋，掩胫惜无袍。
卷轴今何益，零丁昔未遭。
相如元并世，惠子谩临濠。
得失将谁怨，凭公付浊醪。
熙宁四年 (1071 年 )八月，张方平请

判南京留司御史台。 依依惜别中，苏辙
泪作《送张公安道南都留台》一诗，追思
以往，感恩教诲：

识公岁已深，从公非一日。
仰公如重云，庇我贫贱迹。
公归无留意，我处念平昔。
少年喜文字，东行始观国。
成都多游士，投谒密如栉。
纷然众人中，顾我好颜色。
猖狂感一遇，邂逅登仕籍。
尔来十六年，鬓发就衰白。
谋身日已谬，处世复何益。
从来学俎豆，渐老信典册。
自知百不堪，偶未三见黜。
譬如沟中断，谁复强收拾。
高怀绝尘土，旧好等金石。
庠斋幸无事，樽俎奉清适。
居然远忧患，况复取矜式。
汪洋际海深，淡泊朱弦直。
徇时非所安，归去亦何失。
道存尚可卷，功成古难必。
还寻赤松子，独就丹砂术。
恨无二顷田，伴公老蓬筚。
熙宁五年（1072 年）秋，适逢张方平

六十五岁生日， 苏辙感其德高望重、淡
泊名利、“庇以有仁”，仰作《张安道尚书
生日》诗，为之相贺：

出入三朝望愈尊，
淮阳退卧避喧烦。
崇高历遍知皆安，
风俗频迁气独存。
世事直须劳旧德，
归心那复厌名藩。
赤松作栏功虽切，
白发忧时义所敦。
仁比高山年自保，
秋逢生日喜盈门。
知公知命身无祷，
聊为生灵举寿樽。
恩公张方平改任南京后，匾书宅邸

“乐全堂”，苏辙闻知后，以《题张安道乐
全堂》诗相呈，痛伤时命，借古咏今，赞
其超然远鹜、体乎至道而顺乎流俗的性
情：

天命无不全，人事每自伤。
譬如摩尼珠，宛转有余光。
藻饰不能加，尘垢岂有亡。
世人未尝识，姑射手自将。
我公体自然，率性非勉强。
驰驱四十年，不入忧患场。
晚岁事蒙养，敛退就此堂。
小儒岂知道，宿昔窥门墙。
申屠师无人，无足亦自忘。
如逢郑执政，一笑先生傍。
张方平的知遇之恩使苏辙终身感

激。元六年(1091 年)十二月，张方平卒
于南都。 追悼先辈，苏辙涕泗横流，感其
知遇之恩，撰文《祭张宫保文》，委婉曲
折，缠绵悱恻，以志缅怀：

维元六年岁次辛未，十二月乙卯
朔二十日甲戌，太中大夫、守尚书右丞
苏辙，谨以清酒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太
子太保致仕张公四丈之灵。 辙之方冠，
公守西蜀。时予先君，幅巾田服。尺书见
公，一见而知。 曰此鸿鹄，困于棘茨。 君
亦嘻嗟：“世莫知我。 孰谓斯人，独明且
果！ ”顾我与兄，复往从之。少未更事，见
亦弗疑。 后将有成，达于家邦。 斯言是
信，不折不降。 涉世多艰，久而莫伸。 从
公陈宋，庇于有仁。 既博以文，又约以
礼。 示我夷易，行不知止。 南迁而还，迎
我而笑：“世将用子，要志于道。 ”我曰不
然，将复见公。 俯仰六年，斯志莫从。 遗
章上闻，匪私尔伤。 庆历之遗，今也则
亡。 呜呼！ 公之少年，坦然不羁。 自放于
酒，竹林是师。 及其从宦，精深粹密。 礼
家法士，莫见其隙。 公之问学，初亦弗
勤。 泛然游心，功倍于人。 有疑而问，时
罔弗达。 礼则郑产，乐则吴札。 公之行
己，色温言厉。 卒然相逢，忽若无意。 其
所与交，金石弗渝。 可以托之，六尺之
孤。 公之事君，道大言深。 心所不欲，富
贵莫淫。 诡词削草，人亦弗知。 虽罔克
用，亦罔克疑。 公老于世，事见于外。 人
之知公，兹亦其概。 公性静深，灼见安
危。 遇物斯应，动获所宜。 退而自养，湛
然纯一。 与天为徒，惟道非术。 逮其将
亡，言若平生。 寂然委蜕，不怛于行。 道
实在天，后必有传。 谓予可教，而亦弗
闻。 公入不出，我出不还。 而使斯道，忽
乎茫然。 呜呼！ 尚飨。

半年之后，苏辙忧思难忘，清酒庶
羞，祭奠再拜，泪作《再祭张宫保文》，呜
呼哀哉，唏嘘篇章：

元七年八月日，太中大夫 、守门
下侍郎眉山苏辙， 谨以清酒庶羞之奠，
致祭于故宣徽南院使、太子太保、赠司
空张公四丈之灵。 公志大而才高，气直
而虑深。 世俗之所不悦，而君子之所服
膺。 辙从公游，实见而知。 眇视世间，若
无足为，及其观会通以行典礼，盖未尝
失时。 泛观众人，澹然无心，及其结意气
而同忧患，盖坚如断金。 故方其出也，仕
历三世，虽未尝不用，而才莫能既。 逮其
处也，与众杂居，虽罔有不伏，而中情实
疏。 究观始终，疑其天人。 或因物以有
觉，或逢人而益信。 由是啬气养神，以终
其身。中忘我以发照，外忘物而远尘。至
于委化之日，泊然反真。 呜呼！ 我之从
公，始于父兄，师友之交，亲戚之情。 而
掩棺不哭，送葬不行。 无以寄哀，请易公
名。 惟文与定，庶几平生。 公虽不求，朝
有典刑。 呜呼！ 尚飨。

哀思绵延，经年不衰，累至暮年，睹
物思人，知恩难忘。 在晚年诗作《追和张
公安道赠别绝句<并引>》中，苏辙再次
缅怀张方平，涕下沾襟:

后七年，蒙恩召还，复见公南都。 自
是又八年，而有升沉之叹，时公薨已数
年矣。 及自龙川还颍川，侄过出子瞻遗
墨，中有公所赠章，览之泣下不能止，乃
追和之。 少年便识成都尹，中岁仍为幕
下宾。 待我江西徐孺子，一生知己有斯
人。 ②8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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